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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生存威胁”之说付之一笑，却无法不对随之而来“工作危机”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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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法狗横空出世带起一波热潮之后，人工智能这个词便成了人尽皆知的硬通货，

一时间无论是搞地产的还是做音箱的，不给自家的产品加上这个光环都羞于拿上

台面，听说就连街头卖早点的王大娘都在琢磨着要不要给自己的豆浆油条加个智

能的噱头，也好和时代接个轨。

从智能手环到智能音箱，渐渐地我们身边原本习以为常的小物件，也都加上了个

“智能”的头衔。这些无时无刻不在刷着存在感的产品似乎在告诉消费者们，人

工智能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可细细思索下来这些产品似乎又不太智能——其中有

多少智能背后就有多少人工。



或许是因为各类影视游戏作品的耳濡目染，仍旧有人认为只有那样的强人工智能

才配得上人工智能这四个字的重量。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技术不断地进步，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弱人工智能从理论中走了出来，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

那些逐步落地的人工智能，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

取代了很多原属于人类的工作岗位。在肉眼可见的未来，它们或许不会如某些耸

人听闻的论调所表述的那样，为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却绝对会为我们的工作带

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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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今年 7 月份的 AI 开发者大会上，李彦宏便宣布了百度与金龙客车合力打造的

L4 级无人车阿波龙正式量产下线的消息，并且将运往北京、雄安、深圳等地，在

景区、园区、机场等路况相对简单的场景，实现特定场景的商业化。



而在月初举行的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又更进一步地与一汽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徐留平一起宣布了 L4级乘用车量产的消息——百度与一汽一起打造的 Appolo

红旗 L4 级自动驾驶乘用车，计划明年年底小批量生产，2020 年大批量生产并投放

到更多城市运营。



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涉及到深度学习、人机交互、路况识别及分析、生物识别等多

个方面。相比于只包括定速巡航、紧急制动、倒车雷达机器辅助驾驶等简单功能

的 L1 级，L4 级别的高度自动驾驶使得驾驶员在常规状况下基本不再对系统做出监

控操作。只有 L5 级别，才真正不需要人类参与驾驶。

李彦宏曾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宣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逐渐落后的百度将 ALL IN

AI，因为他一直坚信，人工智能时代是不同于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纪元。事实证明，

他的这一举动确实押对了宝。

现在不单单是百度，谷歌、特斯拉、苹果、丰田、宝马、大众等厂商也都在进行

着无人化、智能化汽车的研究，并且普遍预计在 2020 年后批量投入生产。打开日

历算算日子，如果一切都按照预期的那样顺利进行，这一天似乎近得触手可及。

或许人工智能将会在不远的未来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但不远的未来仍旧是未来，

百度的无人车还在海淀的 AI 公园里没开出来呢。不过在当下，人工智能已经确确

实实地改变了我们的居所。



李彦宏曾说“我们讨论收购美国一家技术公司，一个高管问‘如果竞争对手也收

购怎么办’。我回答他说，不用担心，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收购技术公司，他们只

为产品和用户规模付费，不为技术付费，只有百度为技术付费。”

他口中的那些“只为产品和用户规模付费，而不收购技术公司”的竞争对手们指

代的是谁，想必大家心中早有定论，而事实究竟是不是和他说的一样，那就见仁

见智了。

作为曾经的 BAT 三巨头，如今的 AT 双雄，风清扬成立了达摩院，马化腾也将百度

的口号稍作更改拿来用了——AI IN ALL。就在李彦宏宣布 L4 级别商用无人车量产



消息的一周内，象征着马云野心的无人酒店，酝酿许久后也在杭州西溪园正式开

业。

整个酒店没有大堂经理以及接待人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米多高的机器人。从

入住，到用餐，再到退房一切均可靠刷脸来完成，而屋内所有的智能家居均能够

通过天猫精灵对它们下达指令。

阿里未来酒店的 CEO 王群表示，未来酒店的人效比是传统同档次、同等规模酒店

的 1.5 倍。无人这一概念对于阿里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早在一年前，同样

在杭州的天猫无人超市便已经开张营业了，而今年同样以智能为主导的盒马未来

店也在第五届互联网大会上亮相。

其实人工智能所应用的领域远不止这么片面，从大家经常接触的互联网及移动互

联网、智能制造、智能家居，到可能平日里不怎么接触的智慧医疗、智慧金融、

智慧农业，人工智能所包含的领域十分广阔。

从无人车，到无人酒店，人工智能早已经落地，不再是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放

出的那颗高悬在天际的卫星。哪怕强人工智能至今仍不可预估，甚至根本就不会

存在，可现在不断改进算法的弱人工智能们也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开

始逐渐在某些领域代替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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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狗除了带起一波人工智能的热潮之外，自然也带起了又一波人工智能威胁论。

其实仔细观察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自从人工智能诞生起，这种论调就

没有停歇过。从 1950 年到 1980 年再到 2006 年，几乎每次人工智能进入热潮的同

时都会使人工智能威胁论大行其道。马斯克、比尔盖茨、霍金等知名人士都纷纷

站队 AI 威胁论。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构成威胁，被称为卷积网络之父的 Yann LeCun 曾举了

这样一个例子：绝大多数人类和动物的学习方式是非监督学习。如果智能是个蛋

糕，非监督学习才是蛋糕主体，监督学习只是蛋糕上的糖霜奶油，而强化学习则

是蛋糕上点缀的樱桃。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样制作糖霜奶油和樱桃，却不知道如何制作蛋糕主体。我们

必须先解决关于非监督学习的问题，才能开始考虑如何做出一个真正的 AI。这还

仅仅是我们所知的难题之一，更何况那些未知的呢？

有符号奠基问题、框架问题以及量子计算机问题这几座大山横在眼前，所谓的强

人工智能是否存在都未有定论，短时间内讨论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的威胁更是杞

人忧天。我们可以对“生存威胁”之说付之一笑，却无法不对随之而来“工作危

机”视而不见。

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小男孩查理在牙膏厂工作的父亲正是因为被机器所

取代而失去了工作，甚至连给孩子买一块巧克力都显得囊中羞涩，这是一个童话

故事，那一幕却又显得无比真实。



无人酒店也好无人汽车也好，它们省去了人的工作，以人工智能取而代之。从乐

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壮举。然而从悲观的

角度出发，每次解放劳动力都会伴随着一大堆劳动人民失业，紧接着就是资源再

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给人工智能站台，李彦宏曾说过，AI 是辅助人而不是代替人。这句话是没错

的。马云也曾预言过，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人类每天只需要工作四小时，每周工

作三天，这话或许也是对的。以史为鉴，在蒸汽机取代了人力后，人们每天工作

12 小时，而当电力取代了蒸汽之后，人们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周休息两天。由此

看来做三休四可能也不是什么无法实现的梦想。

技术的发展注定会带来人类认知的改变，毕竟整个社会架构最核心的是人，推动

技术的是人，使用技术的是人，享受技术带来的福利的也是人。然而技术的发展

与认知的改变这两者间却从来不是同步进行的，人们终将拥抱 AI，可是这个适应

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其间也注定少不了迷茫与阵痛。

就好像 19 世纪末汽车即将在伦敦城普及之初，城内的数十万马车夫因为担心失业

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组织了各种游行、罢工，以抗议汽车的到来，但最终汽车

还是全面取代了马车。然而这个转型的过程却并不是那么轻松，从 1896 年开始整

整持续了将近 20 年之久，以当时伦敦 49 岁的人均寿命作比较，差不多一代人的

时间。



对于伦敦的普通市民们来说，汽车的出现为他们出行提供了便利，可对于马车夫

们来说，却代表着工作的葬送。而且仔细说来失去工作机会的只是马匹而已，实

际上工作岗位也就是司机这个职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无论是马车还是汽车都没

有取代人这个位置，只不过是司机这个职位的前缀发生了点变化而已。



可如今人工智能落地，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受益，也会有更多的“马车夫”不可

避免地失去工作。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对于大规模技术失业的担忧在某种程度

上或许被夸大了，毕竟一段时间内遭受迷茫与阵痛的“马车夫”永远只是少数，

失业也只会是小规模内的。

真正风险在于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两极化：一边是高薪工人，因为相当一部分工

作仍旧需要团队合作以及人与人之间正面交流沟通，这是现阶段人工智能所无法

做到的；一边是从事其他可能“相对低薪且枯燥乏味”工作的人。被人工智能替

代的风险高度集中于低技能人群，有些人可能会在技能分级体系中进一步下滑。

正如马太效应所描述的那样：强者恒强，弱者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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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诚然，AI 进步的本意并非是要抢夺人类的饭碗，

而是代替人类去做那些重复、单调、低水平的工作，但要知道，代替也就意味着

在 AI 之前，这些重复、单调、低水平的工作是由人在做的。



在制造业，全自动化机械逐渐开始取代人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世界五百强企

业，代工厂纬创资通为例，其厂房的仓库一片漆黑，没有搬运工人，只有负责搬

运货物的机器人在昼夜不息地运作；产线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机械投入了

生产，只有负责检修故障的工程师在产线上来回穿梭。

随着制造业利润的持续走低，用越来越多机械化设备来取代普通工人的案例，在

代工行业早已屡见不鲜。2011 年，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便宣布要添置一百万台机器

人，虽然过去了几年进展也不大，但富士康的直接人工成本占比从 2015 年度的

6.29%降低到了 2017 年度的 5.21%。

同时在专业结构上来看，截止 2017 年底，富士康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5.57%，而大专以下学历人数占 78.03%，两者基本吻合。如果智能化的全自动机



械真的普及到了一线，比起从事研发工程与销售管理的员工，这些人显然有着更

大的被取代风险。

而且在未来，“强者”的定义可能不会改变，但“弱者”的范畴却可能会不断地

扩大，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高枕无忧。被取代的可能不仅仅只是那些看上去没有

任何技术要求的工作，有些曾被认为有一定技术门槛的领域，也逐渐被人工智能

所染指。



在去年九寨沟地震发生 18 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的机器仅用时 25 秒便完成了一

篇新闻稿，用词准确，行文流畅，面面俱到，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准了。今年腾



讯视频在拿到了 NBA 网络转播权获得了 69 年间超过 21 亿秒的篮球比赛视频后，

利用 IBM 视觉大脑这位 AI 剪辑师，仅需要 20 秒就能从庞大的数据库中剪辑出 60

秒符合主题的精彩视频，令人类难以望其项背。

文字编辑与视频剪辑师看似是需要一些技术门槛的，然而也已经出现了相应的 AI，

并且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将来可能会有更多被认为是脑力劳动的工

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也是可以预见的。

总有一些时候，技术走在了劳动关系之前，自然就造成了职位的消失，这是一种

必然现象，但人工智能的逐渐落地让这份领先的差距变得过大了些，被替代的人

自然也就更多了些。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危机，说到底是名为失业的危机。



这是无可违背的，谁也无法让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稍作驻足，有妄想螳臂挡车的

人也只会被无情的碾碎。能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的我们是幸运的，却也是

不幸——当马车被汽车所取代时，马车夫们尚能在迷茫的过程中学习汽车驾驶技

术，谋求新的出路，可当整个行业都被取缔时，又能完成多大的华丽转身呢？又

该怎么去度过那 20 年的适应期呢？



当危机成为现实，人工智能完全落地并代替了大部分人类工作的那一天，大概留

给大多数人的也就只有迷茫和阵痛了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无论怎样提升

自己都无法避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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